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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如何推动科技成果“从1到100”
编者按：“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到底“新”在哪？借鉴国内外城市、机构“他山之石”,成都如何促进新型研发机构从“量变”到“质变”,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从1到100”跨越？近日,成都发布-红星新闻深度报道组记者,联合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进行多维度走访调研.探寻新型研发机构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如何破解人才引进、企业培育等体制机制难题,探寻其未来发展路径。现予转发，供参考。
👇

今年以来，新型研发机构是一个高频词。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上海、广州、青岛、合肥等多地近期均出台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专项新政，其中上海出台15条高质量发展意见为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提速”，广州在组建新型研发机构联盟的同时，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目标。而成都则在7月出台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28条举措中，用2条专门部署“培育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

何为新型研发机构？业内曾用“三无和四不像”形容此类有别于传统科研院所的单位：无编制、无事业经费、无级别；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不完全像事业单位。作为第四支科技创新队伍，新型研发机构在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中发挥异军突起的重要作用。以成都为例，在四川省公布的首批20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中，成都就占据9席，占全省总数的45%，还有不少与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共建的一大批新型研发机构正在蓬勃“生长”，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已超100家。

一、以 “新” 破题，“三无”科研平台迸发“无限”创新活力

北京、成都，在过去几年，刘婉华经常奔波在这两座城市之间。“2016年3月，清华大学派出我在内的3个人来成都筹建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前三年几乎是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刘婉华对研究院最初的奋斗记忆，就是海昌路旁的那几间集装箱办公室。但是很快，研究院就搬到了兴隆湖畔，邻居们也越来越多——上海交大四川研究院、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中科院成都分院、香港城大成都研究院、天府永兴实验室、北理工创新装备研究院……

从呱呱坠地到风华正茂，无级别、无编制、无固定拨款，却在7年间走出新气象，是如何做到的？“‘三无’的无也是‘无限’的无。”刘婉华说，恰恰是“三无”赋予了研究院“无限”创新可能，赋予科研团队和人才充分的自主创新空间，让研究院大有作为，不断提升自我造血能力，实现了“无”中生“有”的跨越式发展，“现在我们有人才、有成果，更有价值。”刘婉华以一组数据来佐证——全职人才从最初的3人扩展到350余人，累计申请专利600余件，发布清华创新成果500余项，促成清华若干院系的数十项重点成果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先后完成8个标准化实验室规划的建设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22年底，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所培育孵化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已达到18家，其中有13家落地成都，包括1家准独角兽企业和6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产值超过12亿元。 

这家准独角兽企业，是清华校友潘思铭及团队所创立的成都市易冲半导体有限公司。资料显示，易冲半导体公司所开发的无线充电芯片等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等传统领域，以及无线充电、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今年6月份刚完成了数亿元的F+轮融资。

“不仅仅是易冲，我们还有一批重点培育目标，比如成都清蓉深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清鸾科技(成都)有限公司等等，我们希望能够将有潜力的团队通过梯队培养，为成都引进培育更多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同一时间，距离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百米开外，另一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内的成都先进推进技术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着燃烧流动CFD三维大规模仿真软件测试。“这款仿真软件基本具备全种类燃烧室数值仿真、分析和评估能力，技术在国内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院长助理何杰告诉记者，成都先进推进技术研究中心，是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成立以来持续孵化服务的项目之一。截至目前，研究院已持续引进孵化科技型企业48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专精特新企业3家，助力协同签约及落地成果转化项目近20个，新增专利90余项。

宛如一场“隔空对话”，比邻而居的两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虽然关注的领域各有不同，但都在不同产业领域“开花结果”，已成为成都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新型研发机构，究竟“新”在哪儿？

新型研发机构“新”在哪儿？1996年，清华大学和深圳市共建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这也是我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从它身上可以总结出其具有“三无”、“四不像”的鲜明特征——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无财政拨款，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在刘婉华看来，新型研发机构的“新”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机构形式新、运行机制新、分配机制新、投资主体新。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高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创新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常海博士的研究，新型研发机构的“新”主要体现在制度维和功能维两方面。制度维是指与传统科研院所在性质和体制机制上不一样，在性质上，有事业单位、有企业、有社团；在设立主体上，有高校、有科研院所、有企业、有中介机构、有投资机构；功能维是指与传统科研院所在导向和功能上不一样，传统科研机构一般只聚焦基础科学研究或应用技术研究等创新链条的某一环节，而新型研发机构则试图覆盖创新链条的更多环节，包括技术研发、企业孵化、创业投资、技术转移等内容。

目前，成都市新型研发机构家底、实力如何？成都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通过走访座谈和查阅资料获取到了一组数据：2022年，四川省科技厅公布首批20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备案名单，其中成都市有9家新型研发机构入选，占全省总数的45%，研究领域涵盖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现代农业等。

“虽然成都市级层面还未开展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备案认定工作，但市校合作朋友圈越来越大，不少区（市）县也部署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目标。”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郑颖介绍，比如成都高新区实施“岷山行动”计划，通过开展“揭榜挂帅”建设新型研发机构，计划到2025年投入300亿元建设50个新型研发机构。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5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2年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新型研发机构2412家，其中东部地区有1445家，占比为59.9%，而西部地区331家，仅占13.7%。“对成都这个以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的西部创新驱动先导城市来说，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较少（9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未开展统一备案认定，特别是在基础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新型研发机构更偏少。”郑颖告诉记者，由此可以看出，成都新型研发机构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培育和建设上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

三、科技创新“生力军”向“主力军”进阶转型

那么，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的“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如何从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向“主力军”进阶转型？

“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是刘婉华和何杰同时提到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新型研发机构的落地，首先要建立人才体系，只有将真正有原创成果、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吸引进来，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释放人才创业潜能，才能引领产业创新发展。”刘婉华谈到，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从一开始就着手搭建“雁阵式”的团队梯队，锁定“头雁”，专攻头部专家，力邀他们带团队入驻，“头雁来了，雁群也就来了”。目前，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350余名全职人才中，硕博人才占超70%，海外人才占比20%，而平均年龄只有33岁，“这样一支国际化、高水平、充满活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正是研究院能够持续发展的动力。”刘婉华说。

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的发展愿景是“以应用研发和成果转化为核心，整合科研、人才、载体和资本要素，建设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在何杰看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人才、项目缺一不可。“研究院围绕人才培养，坚持高端引领与服务地方人才队伍建设相结合，依托学校大力开展人才引进、培养和交流，引进聚集各类人才350余名，其中高层次人才40名，含国家级专家9名、四川省级专家18名。早在2021年，成都市政府和上海交大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上海交大四川研究院正式获得‘上海交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授牌，培养优秀的工程师人才。”何杰透露，也正是依托富集的人才资源和上海交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研究院除了孵化出成都先进推进技术研究中心外，还孵化引进了川渝双碳技术研究中心、天府质谱精准医疗平台，前者助力西南地区低碳可持续发展和智慧能源建设，后者填补西南地区专业质谱精准检测平台的空白。

人才、技术供给能力作为其“生命线”，堪称新型研发机构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人才队伍储备与体制机制创新缺一不可，要有一支全职的人才队伍，也要赋予科研人员一定的自主权，如果没有理顺机构运行的体制机制，那么研发机构就很难运转起来。”刘婉华直言目前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研发机构如何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全链要素创新的最强动能，是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就在今年6月，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在成都举办了一场关于新型研发机构人才战略与机制创新经验分享和探索的研讨会。“参会的有上百家全国各地的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大家交流的问题也很有共性，就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范式，打造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管理创新的生态圈。”刘婉华还记得，在这场研讨会上，人们问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人怎么聘、待遇怎么定？”、“政府管不管？管多少？”。刘婉华坦言，并不是所有的新型研发机构都发展的很好，能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或者创新企业孵化，如果创新活力和能力不足，发展就会很艰难，“激活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力，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我们做科研一样，也是一个0到1的探索过程，需要去攻关。”

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也在调研中发现类似问题，部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理念跟不上，容易陷入传统事业单位发展模式，新型研发机构机制之“新”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四、成都新型研发机构如何“更强更新”？

事实上，让新型研发机构“更强更新”，是今年以来全国很多城市的目标。

7月4日，广州出台《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聚焦围绕技术供给、人才引育、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和金融赋能“五大功能”，打造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

时间再向前推两个月，上海在5月印发《关于促进我市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9项举措推动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在经费支持、用人机制方面亮点频现，进一步破解科研与市场对接“两张皮”痼疾。

“让新型研发机构活下来并不是目标，实现高水平发展才是目标。”在刘婉华看来，面向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新型研发机构如何形成“造血”能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新型研发平台，深圳清华研究院院长嵇世山在参加成都研讨会时特别谈到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强化和融合，他也曾直言“如果没有投资平台、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研究院就会成为政府的负担，走不了多远”。

刘婉华还提到了另一个“他山之石”——德国的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据了解，这是目前德国乃至欧洲最具活力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之一，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以及人员管理机制使得弗朗霍夫学会运行高效，通过‘合同科研’等收益具备了自我造血能力，同时政府根据其绩效给予稳定的资金支持，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刘婉华看来，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更大作用，需要继续强化政策引导，给予政策支持。同时，要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优势，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此外，还要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共谋发展。

“要让建设与管理并重，筑稳发展‘船锚’。”在走访调研和查阅资料后，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郑颖告诉记者，针对成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中存在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总量质量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还要强化政策精准供给，针对建设初期建设和科研经费稳定性不足，建设中后期金融、人才、用地等需求，制定针对性、精准化、体系化的有所侧重的新型研发机构稳定支持政策。

郑颖还提到，新型研发机构迈向高质量发展，研发与转化要统一，激活发展“动力”。“要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优势，探索建立‘财政资金+竞争性项目+自我造血+社会捐赠’的多元化经费来源机制时，明确财政‘输血与退坡’机制。”在郑颖看来，要构建灵活的、有竞争的用人机制，根据机构自身发展需求面向国内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并组建研发团队，做好支撑持续发展的人才储备。同时，探索符合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特点的“竞争择优”“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多种项目组织方式，助力新型研发机构“跨法人性质”身份在科技项目领域激发巨大创新活力，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成果赋权及收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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